
11-18-2017 14:00 
從教育觀點看影像教育的重要性及未來方向 

林:林文淇 

V:Pascal-Alex Vincent 
傅:傅秀玲 

(07:40) 
(冷彬開場) 

 
 
冷： 
大家午安，今天是我們臺法論壇的第二天，昨天比較討論的是產業端如何加入影

像教育的部分，除了巴黎獨立電影聯盟之外，也請到創作者、片商參與討論，今

天跟明天我們會回到影像教育的本質，除了各單位逐漸加入，探討影像教育如何

解決學生的某些問題，我們討論如何透過加入教育現場來改變臺灣教育現場，那

今明兩天我們會試圖做更多的梳理，為什麼影像教育可以作為思維教育的基礎，

普及性地以影像作為一種通識教育，連動到產業的人才，這中間是不是有必然的

關連性，我們非常高興今天下午的講者都有創作和教學經驗，在這個場次我們要

先歡迎林文淇老師，他其實不是電影本科，是跨界的外文系教授，跟我們富邦文

教基金會一樣多管閒事喔（笑）。 

 
林： 
謝謝冷彬，今天是第二天嘛，其實我在跟冷彬開玩笑，我自己在大學裡面長期的

觀察，是如果大學沒有一個電影研究、電影系的建制，在國立綜合大學其實沒有

的，我們頂多有影像傳播系，像政治大學有傳播學院大概是最完整的，但一般大

學是沒有的，我們沒有電影研究的研究所，北藝大現在才要開始，但他基本上叫

做電影創作系，不是研究的，像南藝大有個比較屬於影像美學的，可是基本上是

沒有的，像綜合大學，臺灣我們中央大學雖名列前茅，但看一下偶爾開的通識課，

他通常都不是電影專業老師開的，可是以中央大學都這樣的話，我滿困惑臺灣的

電影教育是哪些人去推動，如果中學需要電影老師，不見得是電影創作的教學，

而是以影像的傳播識讀，影像如果是學生用來認識社會世界的媒介，有教電影的

都知道，電影裡會有一個電影語言，透過聲音分鏡鏡位是有一套語言的，學生要

知道他在看到一部好看的漫畫、電影其實都是有語言的，他今天如果看到一個好

看的漫畫，他不會知道除了故事之外還有什麼感動到他，那如果他覺得不好，那

也不見得是真的不好，可能是裡面有些內容與他的認知不符合。 

 
我想講到最簡單的，是誰會到中學，我想在座的各位是感興趣、或是過去主修跟

影像有關，或有拍片經驗，可是我相信很多認為影像是很重要的教育，或是很有

興趣教學生認識相關歷史或文化的，在我們過去跟老師接觸的資訊，很多老師認



為自己並非本科背景，我有的是熱情，但基本上像是嬰兒一樣，我很感謝富邦文

教基金會，我知道這是富邦跟法國接觸的第三年，我在國影中心服務時，有討論

該如何分工，曾幫上一些忙，等於是兩個民間單位作一些現在國家影像教育所需

要的做的事情，包括出版影像教育相關的書，他們也作了很多工作坊，目前都是

很積極的，但我利用現在的場合說一次，大學如果不再提供以電影研究為主的主

修或是研究所，他實在沒有一個培訓單位，我不知道老師從哪裡來，偶爾會有國

外念回來的老師，但他還是需要有教育學程的條件，從各種數據條件看的話，如

果說前十所的國立大學不開始作電影教育工作，我會開始希望富邦能不能進入大

學作電影教育，非常謝謝富邦文教基金會，真的是多管閒事，但我們需要更多多

管閒事的企業。 

 
今天的講者 Pascal-Alex Vincent 他自己也拍電影，是一個在學院跟創作上都有相

當經驗的老師，我們就先鼓掌歡迎 Pascal-Alex Vincen。然後第二位是政治大學傳

播學院的傅秀玲老師，他除了教理論課程外，也是臺灣非常重要的編劇顧問，也

是香港的編劇醫生，他同時身跨學院跟電影產業的第一線，所以我想他們今天的

分享，不會花太多時間在電影人才上，而是在教育現場的第一線作為學生的啟發，

可以讓他們的批判、獨立思考何以學習，而在分享完後，我們會開放提問。 

 
Ｖ： 
我是一個電影人，這是我賴以為生的職業，拍過非常多的短片，這些短片其實也

蠻受歡迎的。我也拍了我的長片，在十五個不同的國家發行，在台灣也可以找到

這個 DVD，當然我沒有強迫各位去買這個紀錄片。我剛剛完成我生涯的第二部長

片。 
當我在宣傳我第一部長片時，我接受許多專訪。我常說我是在巴黎第三大學念書

的，第三大學看了專訪內容後，就邀請我回到母校回去教學生。所以我今天非常

高興能在第三大學教書，在巴黎的市中心。所以我的生涯可以被區分為兩塊，一

部分是拍電影，另一方面我也是老師。我的祖父和父母都是老師，所以我一直認

為老師是很高尚的職業，嚮往能夠教書。我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今天富邦邀請我來主持這個論壇，針對的是國高中生的老師，還有我在巴黎也從

事國高中的影像教育。我們參與的方式有二，第一個是電影史。什麼是影像，學

習如何識讀電影。二是拍電影的實務，跟國高中生大學生一起拍片。所以這是一

種能夠兼容，了解電影史，也從實務上去認識電影。 
在我的報告結束之前，我會給各位看一下，這是我和法國青少年拍的片段。我覺

得很重要的是，無論學生的程度如何，讓他們看電影影像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這

些經典電影，會說他們看不懂、太古老等。但其實我們可以去理解到，青少年都

有非常大的好奇心，他們的大腦也可以容納這些不一樣的體驗。因此我們能讓他

們體驗到經典電影的影像教育，和他們的學校合作，每個月看一部，我們把他們

帶到戲院。為什麼非常重要呢，現代的青少年世代是被影像轟擊的世代，影像是



非常特殊的，對他們來說無所不在。讓他們認識到影像，如何去識讀，是很重要

的。影像都是有意義的，絕不是憑空生出的，影像代表對世界的一種視野。所以

如果從小朋友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可以去了解影像。去看電影、去消費影像是不夠

的。 
在法國我們有很多教師去教導學生認識影像。有很多自願的教師來從事影像教育。

我們無法否認影像無所不在。我自己是來自鄉下地方，在二十五年前搬到巴黎。

我的那個世代是看書的世代，從電影開始出現後，越來越多人接觸到影像，今天

還有網路。我們認為要讓年輕人識讀影像是非常重要的。我還要不厭其煩地說，

影像絕不是毫無意義的。我們要透過電影來進行影像教育，已經推動二三十年了，

國高中生他們都有義務必須在每一學期，至少上戲院跟同學一起看一部經典電影。

我們覺得要了解電影，去看這些默片也很重要，因為那是電影最初的型態，而且

是黑白片。在法國，我們有很多的默片都被收錄到國高中生的片單裡。譬如像是

小津安二郎就是一個例子。這些國高中生就必須看這些電影。我們絕不會因為是

黑白片或默片，就覺得青少年不適合看，因為常有人說這距離他們的年代太遠，

美學也不同等等。或是有時有些片是用外語，如來自亞洲或英文，但我們認為其

實青少年非常喜歡經典的黑白片，並不是因為這些電影很老或很近，就影響他們

的喜好。從明年開始，這些國高中生就必須要看一部侯孝賢的片，《在那河畔青

草青》，是他們明年國高中生必須看的一部片。我們知道在法國推動影像教育是

國家付錢，我們納稅而他們用稅來進行，這是理所當然的。當然我們是在文化中

成長滋養，所以我們認為電影在文化中也有一席之地，所以我要教育他們文化，

就要從小開始教起。另外我剛剛提到每周都會在大學教書，也會每個月一兩次到

高中去分析經典片子中的場景，讓高中生了解什麼是場面調度。為什麼導演要把

鏡頭放在這邊，為何用長鏡頭、快速剪接。這些導演的意圖就是他想呈現的視野，

我們要讓學生了解到什麼是導演想傳達的。 
今天青少年去看電視或去看網路上的影片也是如此，場面調度是無所不在的。所

以我們認為一個青少年去了解影像背後的意圖，導演背後的意圖，想呈現的訊息

等等，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這個社會影像無所不在，今天青少年是影像很重

要的消費者，我們首先必須教導他們如何去看，這是需要教導的，一開始我們會

放一些經典影片，有時我們會擔心他們不喜歡，但是到最後它們都會很喜歡這些

經典片子。那麼我們帶他們去看這些經典片，他們可能會不高興，但看完之後反

應會滿好的。一開始不高興是因為黑白片，或是這部片不是法文，但是到最後結

束後他們都很開心，因為他們集體進行了觀影經驗，而且很正面的經驗。 
大部分情況下，我們會選擇比較適合國高中生的電影，讓他們從看電影來了解影

像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讓他們實際拍電影之前，看電影是很重要的事情。其實只

要你有智慧型手機都可以拍片。今天我們有非常多工具讓影像普及、推廣，但我

們今天想讓他們了解到的是，透過這些觀影經驗，讓他們認識到，並不是你們有

這些機器就成為了導演，要成為一個電影人，是所謂的觀點。你們要有觀點，要

有視野。導演把自己的觀點透過自己的影像分享出來，觀眾可能會喜歡，也可能



會不喜歡。因此讓青少年看電影，例如卓別林或小津安二郎，或希區考克，這是

讓他們認識到多元的導演的視野。其實導演的視野也像是一扇窗戶，我們可以認

識到世界是如何運作的。因此很多年來，法國的影像教育都是透過看電影，透過

影視俱樂部，還有剛剛提到在國高中，無論城市和鄉間都有這樣的教育，當青少

年長大後，也許他們就願意投入。因為我們知道電影產業非常需要人才，像今天

廣告、網路產業都需要影視人才。因此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入視聽產業。所以從

年輕時就讓他們去認識影像，是很重要的階段。我這裡代表的是大學。三十年前

我也是大學生，在我們大學課程總共三年時間，我們這些大學生透過三年時間了

解電影，評論和觀看電影，從國高中一直到大學。無論在巴黎在各個大學，都有

電影科系，我們很重要的工作室教導學生如何分析電影，這些到大學的時候，分

析是更細的。比如我呢，我給的課是日本電影史，也有特殊效果，也有各種電影

相關的主題。我們看那些已經拍成電影的影像，我們才能成為更好的導演。在這

三年的期間，我們學習如何導演，從別人的電影裡面去分析。當然我是從公立大

學來的，我們也有私立大學。這些私立大學更是從科技的角度來製作電影。大學

裡我們都是讓學生有一個視野，是從電影史的角度來教導學生，現在有很多年輕

人都想進入這個行業，我的課是每周四的課，有四百五十個學生，每個人都想進

入電影行業。他們都很高興來。電影是很新的藝術，只有一百二十年，比起文學

和繪畫，還很年輕。這些孩子都非常高興想來學新的藝術。他們是在大學學的，

是在這一百二十年間，過去有過什麼樣的電影。在法國，從國高中開始就一直讓

學生欣賞這些電影，一直到大學。 

 
我自已是電影導演，我自己當導演之前，我是一個影癡。我吃了很多很多電影，

我看過很多好的、壞的電影。慢慢我就變成電影愛好者，我做了這個選擇，去當

導演。對我來說，這過程是必須的，你必須從吃很多電影開始，所有導演都是電

影的愛好者。我既然是一個愛好者，所以我就去了解如何去製作電影，今天我自

己是一個導演，但我不知如何使用攝影機，鏡頭我並不是那麼熟，但我知道從哪

裡取鏡，我要如何來敘述我的故事。技術上我是比較弱，我都會找到專業人才。

我作為導演，我很幸運能夠以電影作為我生活的工作，也很高興很希望把我自己

的過程傳給下一代，這是我的責任。我拍電影是為了 Business，為了我的生活，

可是我也跟國高中大學生一起拍電影，跟這些學生拍電影時，我跟他們一起編劇，

等一下我會給你們看，跟這些十一、十二歲的孩子，他們如何敘述這個故事，如

何編劇。我問他們：你們的觀點是什麼，你要說什麼？接下來我們共同決定之後，

如何把我們的觀點拍成電影。…像這樣都是很實用的例子，很實用的片段，他們

想拍的可能已經有人拍過的，他是怎麼拍的？大家一起看，這些孩子就可以一起

參與，來拍電影，這是很重要。什麼是一個大的影像，什麼是全景，其實他們都

看過都知道，可是我們要決定，你這一段要用遠景呢，還是用特寫呢？還是你要

用很多光，還是你不要用太多的光，我們就跟這些學生一起來決定。當然還有很

重要的因素，就是經濟因素。比如說你拍一部片要花很多錢，你去借一部攝影機



花很多錢，所以你要有計畫，一部電影要非常成功，他前面準備的過程要很完備。

學生呢，在這個過程當中呢，大家要學習如何一起合作，這其實非常困難，他們

要知道誰負責做什麼，大家如何分配工作，一個團體如何運作。電影行業學習團

隊工作，很多學校都很高興邀請電影實際的操作來學校運作，可以讓學生學習到

很多。一天到兩天而已，最後你如何剪接。你在拍電影的時候，你一直在做選擇，

比如你的觀點，觀點也是選擇。一個小孩他在人生的過程中在做選擇，你要讓他

們很清楚，他們都是在選擇。你到底要當演員，還是你要當幕後人員，你要做很

多選擇。讓中學生如何成為一個公民，讓他們知道在這社會上，你選擇在哪一個

位置上做你的工作。我先邀請大家來看一個短片，只有五分鐘而已，在巴黎南邊

的國中跟國中生一起拍的。(準備播片) 

 
這些十一、十二歲的孩子，每年他們都要拍一部片，這是必修課，讓他們知道責

任是什麼，讓他們知道準時是什麼。電影讓他們學習到如何有效一起工作，巴黎

的每一個中學都一樣，你要選一個主題。今年的主題是人類登上地球的第一步，

他們就邀請我去一起拍。由學生來編劇，我每週五去學校訪兩個小時，跟他們一

起拍電影。我也知道在其他學校，有其他導演去帶領他們的學生，都拍同樣的主

題。這些孩子是由我來帶領，服裝都是他們自己做的。學校老師也有參與。燈光

也是…他們自己處理。我跟他們說電影要到台北來放，所以翻譯字幕是由學生他

們自己翻的，跟他們的英文老師一起做的字幕。那我們現在立刻來看。 
(播影片) 
主題是迷失在太空中這樣的短片。這部片是在一個下午跟他們一起拍的，但是前

製做得非常久，我們錢不是很多，所以只能自己建置月球的場景，大家就一起合

作。可以看到大家都很年輕，但他們已經非常清楚場面調度，對他們來說這就是

拍電影的入門，還有跟大家一起合作拍片是什麼樣子。這部短片是拍給國中生看

的，不是參與影展或給一般大眾的電影。現在我要給大家看的第二部短片，這是

跟高中生一起拍的。這是某個高中有一個搖滾樂團，拍攝音樂錄影帶。將音樂錄

影帶的過程也融入影像教育中，教高中生怎麼拍 MV，還有用很少的錢來拍攝一

個空間，一個地點，拍封閉的空間，也是一門學問。當然我們也沒有錢，所以我

們直接在巴黎街區一個房舍走廊一起拍攝。我們要怎麼拍這個走廊呢？也只有一

個下午的時間，我就跟這些高中生說，因為我們只有一條走廊，所以我們必須讓

它有多一點的層次。我們就去看電影史上有沒有其他導演有這樣的經驗，美國導

演布萊恩狄帕瑪(Brian de Palma)在 1960 年的電影，他用所謂的分割畫面來呈現

場景，60 年代的導演常常是用這樣的技巧。這位導演也是法國課程裡很重要的

導演，他曾經拍過《魔女嘉莉》，也常常使用分割畫面，我們就用這樣的技法來

拍一部 MV，讓 MV 畫面呈現較多的層次，因為我們沒有錢、只有一條走廊，我

們要讓觀眾透過影像語言，以為這個音樂錄影帶是花很多錢拍成的，但其實他完

全是用學校現有器材拍成的。總共跟四位高中生一起拍攝，我們去了解如何進行

分割畫面的技法，也一起去了解分割畫面在電影史上的應用。 



這是巴黎市中心一群高中生所拍的一部片。所以我們沒什麼預算，你也可以看見

畫面也沒有什麼。法國電影工業一年生產一百五到兩百部片，在教育這方面是非

常注重的。在工業跟教育兩方面都是有很多關聯的。這些高中生接下來就上大學

了或怎麼樣，之後如果他們要學電影這個行業，就要到導演或製片那邊去實習，

這些電影工業都會跟大學有聯繫，來找實習生。電影工業要有健康的未來，就必

須要有年輕一代的人，有好的教育來接上這個產業。所以教育跟電影工業這兩個

部分是不應該分隔的。教育大概有一萬八千人，在求學期間，做兩到三個的實習。

電影工業裡就知道有一批學生不斷進來，他們已經知道電影是如何拍攝的，知道

如何寫故事。這個產業非常注重教育，就是因為知道只有注重教育，這個產業未

來才會健康的發展。 
可以再放一個短片。一個是國中生的，一個是高中生的，都是巴黎的孩子。在其

他地方，法國所有高中都有這樣電影的節目。這是一個港口，他在大西洋海邊，

巴黎西南邊比較小的城市，我在那裏教他們高中生如何來拍，我給你們看非常短

的，不是我去帶領他們拍的，是另一個教授帶領他們。他找父母親跟孩子來一起

跳舞，也有一個舞蹈的老師來教導。這是一個小小的片段。(播影片)這是一個片

段，來呈現舞蹈動作。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瞬間，有一個人，就是我同事，他搭在

船上來拍攝，在船上進行的全景拍攝，舞者就在碼頭上面。船上還有其他高中生，

一個一鏡到底。我們透過影像教育的方式，看了很多經典電影，讓他們了解這樣

拍攝的意義…電影工業中，我們了解過去跟未來都是很重要的，不可分割，一脈

相承，我們今天拍的東西都跟過去有所連接。法國的影像教育是這樣的意義，讓

過去跟現在緊密連結，過去的東西是很重要的資產…來拍攝今天的電影。這就是

為什麼法國電影工業為何能存續至今，因為法國的孩子從小就學習怎麼去看電影，

怎麼去拍攝電影。謝謝大家。 

 
 
（０１：１９：０６） 
林： 
每次看到法國的例子都是雙重感受，一方面是太羨慕他們，另一方面是意識到自

己國內的情況是太悲哀了，我是第一次曉得他們邀請導演來學校教授，除了宣傳

學校的樂團，也是一個影像教育的學習，也同時讓學生可以跟專業電影工作者工

作，我們都知道國內導演沒在拍片時，都是幫政府拍宣傳片，如果他們能到學校

教小孩拍片能有多好呢，所以我想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借鏡的，那接下來我們歡迎

傅老師。 

 
（０１：２０：２７） 
傅： 
大家好，首先我要跟大家致上很高的敬意，因為大家在中學推廣電影教育是一件

逆水行舟的事，大家很多時候要跟升學壓力抗爭，跟學校家長抗爭，也很多時候



要跟找不到資源抗爭，很多時候也是跟自己抗爭，身為在大學教拍電影的人呢，

我也有這樣的掙扎，因為剛剛 Pascal-Alex Vincent 跟大家分享個人的教學經驗，

所以我也要分享自己的經驗。 

 
我一直都想拍電影，我從十五歲都立志拍電影，那麼在美國待到五十歲拍片，同

時也在南加大教書，在那樣的商業體系下，很多時候我會質疑這是我想拍的電影

嗎？當然我會一直來來回回拍攝我覺得有意義的獨立電影，在很多時候回頭來看

當時的藝術片，我都會覺得這個怎麼看不懂，不懂他想表達些什麼，這個過程讓

我在教學上作了很多考慮，就我要教學生什麼東西，跟各位比較不一樣的是，我

在教影像創作，這些東西比較多都是從技法、手法上去講的，但在教這個之前，

如果我沒有教學生怎麼去看電影的話，其實他們拍出來的東西就算有技法，也拍

不到觀眾的心裡面去，我們回頭來講，影像不管是哪一類型，對我們在思想價值

觀上的影響，都比書或任何教育還大。 

 
我相信現在每一個人現在捫心自問，你的一生中是不是至少有一兩部片打動到你

了，事實上就是有東西打動你了，你才覺得要把這些東西傳授給學生。但是我教

學生看電影的時候我不講理論，我直接問學生你看到什麼東西，每個人的經驗背

景都不同，我會讓學生說，雖然很多學生的回答讓我翻白眼，但你不能怪學生，

他們的生命經驗讓他們看不到這些東西，常常需要教師引導，常常還是同儕之間

的刺激比老師還多。 

 
那時候我是南加大最年輕的亞裔女性電影教授，老實講我上台講課是很緊張的，

其實我從１８歲就開始做電影，可是在美國沒幾年，我 28 歲去教一些 30、40
歲的學生，我其實很緊張，但我又想其實研究所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學生在講課，

老師沒在講課，那就讓學生來討論，後來我發現學生給我們的東西其實很多，所

謂教學相長，我希望把這樣的教學方式帶回臺灣，讓學生去討論，老師則是在適

當的時機去勾他一下。 

 
我剛開始教課的時候，在北藝大覺得如魚得水，尤其是大學部，等到我一個個挑

起他們，完蛋了我完全沒時間講話，而政大的學生則花了我半學期才把他們拉出

來，政大學生可能一生都是學霸，在剛開始教學時我非常挫折，我很生氣，問學

生都沒有看法，一怒之下離開教室，我說除非你自己有看法，不然我不教了。 

 
老師用湯匙餵的東西你不會記住，只有你自己想出來消化過的東西，你自己才會

記住。其實我教學生的時候都不講理論，都是我自己咀嚼過的，那我們回到中學，

我們怎麼教學生呢，一個是電影欣賞，當然富邦給我看他們的教案，尤其是法國

來的教材，每一項都很豐富，但若不要給學生那麼難的硬性規定的話，我只教他

們看兩件事情。第一個導演在電影裡要教什麼，沒有標準答案，導演要說什麼那



是導演的事，觀眾怎麼看你寫的東西，那是他的權益。 
第二點除了你覺得他要說什麼之外，你覺得他是怎麼說的？那這個就可以看到法

國來的教材，在技法方面談得非常細，但這些東西對於拍攝者比較重要，而不是

觀眾，我教的一門影像視覺元素，在教如何用所有元素來操作觀眾情感，有些理

論課都在談符號，那是可以分析的，在不同文化下可以有不一樣的解釋，但是創

作上人家如何操作，你一定要知道。 
我覺得不管你要不要拍電影，身為傳播系學生你要知道人家怎麼操控你的，這個

東西是你必須要有意識，我覺得當我去教學生這兩個東西是很單純的，你要怎麼

知道，你要怎麼說，比方編劇怎麼寫，那這個如果真的很簡單的話，我沒辦法教

那麼久，我最近又收到一個看起來資金龐大的劇本，他簡直像小說一樣，秋天的

落葉，引起主角的幻想著什麼什麼，幻想要怎麼拍呢，我其實心裡在想說這個人

不懂劇本，這方面是我作為老師要去指導學生的，那個是技法方面，在我教大學

學生要怎麼拍電影，最大部分是要他們提出自己的觀點。 

 
學生拍的全部議題都是霸凌，後來我就禁止他們不能拍霸凌，也不能拍我跟媽媽

相處不好、我跟爸爸無法溝通，那他們拍什麼呢，慢慢好東西就出來了，他們可

以拍出櫃，可以拍憤怒，後來他們還拍到他爸爸怎麼處理奶奶失憶，爸爸夾在母

親和奶奶中間，究竟是要把媽媽送到安養院還是在家照顧，那就是我的學生從自

己的角度看爸爸的難處，當開始要求學生不能拍自己的肚臍眼之後，他就慢慢可

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但到周遭的事情，旁邊人的表情，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可以

要求的，在他們想看到的東西之外，你還可以看到什麼，很多以前經典的片子，

他們都有牽涉到青少年的議題，比方楚浮的四百擊，慢慢的從這些東西導引到他

更深層的價值觀問題，我覺得另外一個就是當你給學生看的片子夠多之後，他慢

慢得會培養出自己的品味，我常跟我的導演學生講，當一個導演，第一個你一定

要有品味，第二個就是你要做決定，一個導演平均在片廠工作八小時的話，一天

通常要做 1000-2000 個決定，那這決定怎麼來的，這個決定從品味來的，品味怎

麼樣培養，就是你多看。久了之後，比如說以前你看到人家說，這人很關心另一

個人，表達方式是去幫她蓋一條棉被，這你看過多少，不煩嗎？所以我就禁止學

生這樣寫。另外生氣的時候，握緊拳頭給他一個特寫，為什麼要用這種東西，你

們都是拿二手資料餵給觀眾。這是你從連續劇看來的，喔生氣的時候就是要握緊

拳頭。 
那你獨立思考能力在哪裡？你要創作什麼，你都使用別人僵化的符號，我們不需

要那些東西，那個是僵化的符號，每一週要做的作業是什麼，那生活觀察要觀察

什麼東西呢？你去觀察別人不要把自己代進去，通常這個最難，我要你去做一個

觀察者，把你看到的東西寫出來，另外教他們藝術進修，看什麼都好，因為生活

就是藝術，生活中你可以抓得到、感動你觸動到你的都是藝術，有時候我會把學

生叫上台來，給他一個情境，現在你在很擠的公車上，突然有人摸你的屁股，你

怎麼反應。就叫兩個人上來。有個女生跟男生上台了，當然男生很客氣沒有真的



摸，女生就不動。我問你怎麼不動呢，她說我在想他會是故意的呢？還是不小心

撞到的呢。所以你看台灣學生真是溫良恭儉。幾年前幾個高中生對路上的遊民潑

糞，我一樣把學生叫上台演出來，你是遊民會怎麼反應？如果是高中生呢？十九

歲的大學生說，我會打手機給媽媽。我跟他說，遊民沒有手機。有個女生說，我

會抱住高中生，跟他分享糞。那這就是創意了，需要去幫他們帶出來。我們不能

夠放棄任何一個學生，因為你永遠不知道，種子播下去後什麼時候會發芽，花朵

長出來會多美麗。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謝謝大家。 

 
林： 
我也分享一下我在中央大學英文系教學生做故事發想，一半也是霸凌，我覺得臺

灣真得很黑暗喔，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接下來的ＱＡ馬上開始。 

 
林： 
那傅老師剛才講的，其實也很像，你的品味，關於怎麼去當製作人。 
還有第二個你的問題或是針對分享的回應盡量簡短一點，那我們可能就是大概三、

四個問題綜合之後回答。 

 
Ｑ１：導演放的最後一個片段裡，裡面幾乎都是女性，請問是有什麼特殊的理由

嗎？ 
Ｑ２:我在大學教書，剛才您提到為青少年放映經典電影，你是怎麼樣讓學生產

生興趣？ 
Ｑ３:就是覺得法國看待電影的角度，還有台灣看待電影的定義是不一樣的，那

我覺得可能是在執行上，我不是老師我是研究所的學生，我想問導演在法國的一

般教師，是不是也能像電影導演教得那麼深入？ 
Ｑ４： 我是國文老師，看到學生求學過程的狀況，我就在反省是不是我們給的

不夠多。我比較好奇的是，除了他們每年都要去電影院觀影，學校有沒有一些環

境上的教育？我常發現老師教給他們技法，導演強調觀點，會有那麼多霸凌議題

可能也是因為比較容易取得。想問法國資源豐富，但臺灣執行時間短，請問有什

麼比較好的方法嗎？ 

  
 
林： 
大部分的問題是由 Pascal-Alex Vincent 來回答，我自己想補一個問題，關於傅老

師，就是關於剛剛提到的編劇的課程，適合在中學執行嗎？ 
（０１：５７：００） 
Ｖ： 
關於第一個問題，，你看到這些人他們都是自願演出的人士，我們就說誰願意成

為這影片裡的角色，很遺憾大部分都是女性，就是這樣子。也許我們可以說法國



是一個比較沙文主義的國家，跳舞來說可能太過陰柔了，所以對於這些媽媽或女

學生來說比較容易吧，在影片裡跳舞。 

 
第二個問題，當我們帶領這些學生去看這些經典電影的時候，在電影開始前的十

五分鐘他們都在看自己的手機，看一些很可愛的影片。一般來說放映電影完後我

們都會有討論，會問他們喜歡嗎？不喜歡嗎？從討論過程中他們會慢慢產生興趣，

就算他們不喜歡或覺得無聊，但大家一起討論的過程，反而會引起他們的興趣。

我們沒有強迫他們喜歡這部電影，但只要他們對這部電影有反應，無論是喜歡或

排斥，最重要的是讓他們看自己私底下不會去看的電影。我們帶他們去看卓別林

的電影，喜不喜歡不重要，但他們必須發表意見，這比較重要。 

 
Ｑ２：在放映電影之前是否有暖身的活動？ 

 
Ｖ：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放映前都會有十分鐘的導讀，我們會告訴他們即將看到

什麼樣的作品，提醒他們這是黑白的喔、是外語的喔，請他們嘗試去看演員怎麼

演的，導演如何傳遞訊息。 

 
Ｖ：（回答Ｑ３）當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法國這些負責影像教育的教師，

他們並不是專門的教師，他們可能是教地理、數學或法文，沒有專門電影的背景。

過去幾年開始，像我這樣的電影人，在一兩天的時間我們開始負責培育這些教師，

讓他們對電影有些基本概念。就算他們是數學老師，多半也會對電影有些興趣。

另外法國政府也會給他們相關的教材、手冊或講義等等…向這些教師解釋，他們

再對學生應用這些教材。所以其實在高中負責影像教育的人，他們都沒有電影的

專門教育，他們都是別的科目，另外還有一些輔助的教材來幫助他們。 

 
Ｖ：（回答Ｑ４）法國是一個擁有許多藝術電影節的國家。每年都有三百個以上

的藝術電影節。所有法國城市都有這些電影節，他們也必須來參與，跟學校一起

合作，所有法國的電影節都有要讓青少年擔任電影評審團，國高中的評審團都有。

讓這些學生肩負一些責任。所以幾乎所有的電影節都會有些所謂的青少年獎項，

譬如說克萊蒙費宏(Clermont-Ferrand)短片電影節、坎城影展，這些電影節都由法

國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資協助，因此他們必須回饋，接待這些青少年，讓他們去欣

賞這些片子，這也是他們的義務之一。我一直認為在法國大家很幸運，大家有這

些藝術電影節，也有亞洲電影節，我們會用遊覽車把學生帶到影廳裡去看電影；

電影節也有義務來邀請，不然他們之後就不會收到相關的經費補助。 

 
（０２：０５） 
傅： 
老實說，當學生告訴我他們想拍電影時，我其實是想勸退他們的。因為在臺灣拍



片經濟層面是很困難的。而精神上也很苦，有片拍、沒片拍都很苦。我不會鼓勵

學生一定要拍電影，但我一定會鼓勵學生好好看一部電影。影像的敘事其實比起

文字強而有力一點，但我覺得更重要的，他們在當編劇之前，每週都要寫生活觀

察。我最近幾年，在幫影一也好、香港電影公司也好，我看到很多現象就是技法

不錯，但人物沒有感情。我教編劇其實最難的是如何塑造人物。我跟李烈前陣子

聊天時也都在感嘆，故事架構有，但人物情感不夠，故事就架空了。我問學生妳

上禮拜最生氣的事是什麼？你生氣的反應是什麼？學生說沒有耶，沒什麼好生氣。

我說，怎麼可能，我每天都在生氣！有一句話說 be hungry enough or be angry 
enough，你才能當導演。培養同理心也才能說故事。技法一年就可以教會，但是

後面的東西可能一輩子我都還在學。 

 
 
林：好謝謝傅老師，那剛剛舉手的有一二三四個。 

 
（０２：１１：３７） 

 
Ｑ５：我是老師，我的想法就是說，在法國給學生看片，是看全片還是只給他們

看你覺得經典的片段？還有一個是，老師怎麼引導學生的創意，不要壓制他們，

但又要適時引導，不要過度天馬行空？ 

 
 
Ｑ６： 
我是臺灣電影從業人員，我是製片。了解法國每年都帶學生走入電影院看電影，

我好奇的是進電影院的原因？現在觀看的方式多元，如何看待影像教育跟進電影

院看電影的關係？ 

 
Ｑ７： 
我是中學國文老師，有些老師會要求學生去拍微電影，我們當然可以在自己的工

作場域耕耘，要如何讓學生先認識電影了，再去實際操作？感覺許多老師都是在

意成果，而前面沒有好好教學。 

 
 
Ｑ８： 
我是學生，我會接觸影像教育是因為我的高中國文老師，他會在空餘時間給學生

看電影並討論分析。但在臺灣考試體制下，學生會不理解老師這樣做的意義，甚

至抱怨。想請問在高中做影像教育時，要如何讓學生知道影像教育是重要的、他

們必須知道的？ 

 



（０２：１７） 
Ｖ： 
關於第五個問題，我們都是讓他們看完整的影片，當然有時我們會播放其他電影

的片段，也許是因為時間上的限制。但大多都是完整播放。像是跟外太空的片有

《星際大戰》、《星際效應》，我就會推薦他們看。也會推薦他們添加一些幽默的

部分。長時間的討論很重要，很多成果都是長時間累積出來的。我也會問他們這

些想法想表達什麼意念？然後我訴諸於文字，並問他們這些概念是否相同？其實

這花費許多時間，也需要學生許多專注。 
（０２：２１） 
傅：我覺得一開始一定要選學生有興趣的議題，等他有興趣，嘗到了這種互相討

論的甜頭之後，你再介紹他去看稍微難的電影，這要層次漸進，所以我覺得選教

材非常重要。另外我很討厭微電影這個名詞，短片就是短片，拍短片作業績我個

人是非常反對，我覺得扼殺學生的興趣是一種罪惡，那如果他是因興趣拍片，當

然要鼓勵他拍片，那我也不反對，但你就不要當專業，我不反對學生因為生活的

興趣想拍短片，但大人真的不該為了業績，去逼迫學生。 

 
林： 
我聽過一個 APP 執行長說過，成功的三個條件：剛性、方便、心癢癢，老師怎

麼願意讓大家去看片，學生還不知道電影很好的時候，可能要用其他方式，像是

他們會覺得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感覺很好，就可以一起討論、一起看電影。那微電

影我也可以回答一下，我覺得就是說，學生只要一起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好的。我

是認為在學習的階段，只要去做就會有收穫，即使不是電影上的收穫，還是有其

他合作等等的回饋。其實兩位老師今天都很強調要先帶學生去看電影，也許學生

實際去做會失望，因為他們做出來的，跟想像中的不一樣，其實也是一種學習。 

 
Ｑ：如果我們因為國小國中端都沒有電影相關課程，他就去拍了短片，那這樣對

他有幫助嗎？  

 
林：我是覺得對他要拍片沒有什麼幫助，但他今天只是去做了，就是一個學習。 

 
Ｑ：所以他學習的是另外一個領域的收穫這樣子？ 

 
林：對，可是如果需要專業協助可以打給富邦、打給國影中心。 

 
Ｑ：所以老師基本上的意思是他如果對影像的鏡位有基礎認識的話，他的收穫會

更加豐富的意思嗎？ 

 
林：我想今天兩位講者都很強調帶學生去看電影，那前面法國導演也講到他進入



到高中帶學生拍短片，事實上是帶他們去看電影，現在的學生是這樣，他們看的

短片非常少，可是因為他看到一點點，他覺得我也可以做，那他這個心其實是滿

大的，通常做出來會很失望，因為想像中可以做到的，跟實際上做出來的落差會

很難看，好不好，那我們這邊就最後一輪再請幾位提問。 

 
Ｑ１０： 
就是剛剛傅教授有提到說，如果技法只要一年就學會，那有沒有可能用比較簡易

的方式，讓學生知道他是如何被操弄來引起興趣？ 
Ｑ１１： 
我之前在電影從業幾年，我想請問兩位老師，其實幾十年前就有電影教育了，但

他是跟一般課程結合，我想問的是在一般課程與電影教育混和在一起，讓學生被

荼毒？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片單是如何決定的，會不會被質疑背後有意識形態？ 

 
Ｑ１２； 
我是富邦電影課的講師，剛剛有聽到教授電影教育的老師不一定是專業老師，是

透過兩三天的課程獲得基本電影知識就去教授，想請問這兩三天教的東西，有什

麼是最重要、必須給予的東西？ 
（０２：４８） 
Ｖ； 
為什麼去電影院看電影很重要？我要再強調，導演拍片就是希望大家能進戲院去

觀看，我想讓學生知道並不是在網路上看了片段，就能了解整部電影，電影是描

述時間的過程，所以我希望觀眾能進戲院觀看完整電影。 

 
Ｑ１３： 
就是在做影像教學的時候，你有參考書嗎 

 
Ｖ：（搖頭） 

 
傅：那堂課是南加大從創校到現在都在進行的課程，書名叫用視覺元素說故事，

那教材現在有中譯本了，你剛剛提到作遊戲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不論是高中生

甚至大學生，其實都需要作遊戲，我希望怎麼去學這個東西，如果說他們這個年

紀的話，我沒有標準答案，但有互動永遠是最好的。 
其實我覺得電影有看比沒有看都好，其實我也很喜歡《明天過後》，至於《珍珠

港》其實有一些東西不符合史實，那他有沒有告知學生，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

認識爛老師或好老師，我覺得都無所謂，只要他們要看就好了。 
我回來教書的時候放電影給他們看，我從來沒有覺得這麼寂寞，因為他們都不知

道這些電影，我一定是放整部片，他們雖然都不知道，但他們願意坐下來看的話

我就很感動了。 



林： 
但我要回應一下，歡迎有興趣用簡易方式教學給學生的老師，拜訪國家電影中心

的認識電影跟影像教育扎根網站，其實我記得我在國家電影中心非常想做的ㄧ件

事情，就是做跟電影有關的桌遊，但最後沒有完成，如果富邦有興趣的話，我們

可以來合作一下，比方說電影修復師，他玩過一次他就知道什麼叫電影修復。或

是叫我是大導演，拍片的時候到底需要什麼，比方說找林青霞演，就要很多錢，

或是找誰，就比較少錢。這大概就是一個遊戲的方式，困難的是要把他想得很清

楚，至少讓他們知道這個概念。那關於教學的，向來都是這樣，電影被用來輔助

其他課程的，我是覺得爛電影不會影響品味，就跟喝紅酒是一樣的，我覺得那真

的不是問題，問題是有沒有人教學生看好的電影，我近期的觀察是變化非常非常

得快，我在五年前教授拍電影的方法，還有學生認真會看覺得有意思，但現在除

了滑手機跟睡覺的學生，其他的學生眼睛裡其實沒有亮光，但如果把他們分組討

論，他們其實滿快樂的，就算答案很爛，但他們還是討論過了。 
可是學生如果不讓他們有機會去看、討論，你不讓他們到大螢幕上看，他們不會

知道有多爽，我認為在法國是從中小學就有老師帶他們去戲院。像我今年在中央

大學辦電影修復影展，從中國電影資料館挑了１４部片子，我們有個電影院，在

校園裡放 DCP，只有十來個人看。 
所以說這個就是我覺得很生氣，以後再也不要辦了，沒辦法誰叫你要辦，如果要

一路怪下去沒有電影教育的話沒完沒了，如果要改變現狀，我覺得只能靠老師，

我想這個是需要很多人去讓他被重視，真的有心人去做的時候能夠拿到，所以我

們現在一直在講說，為什麼現在的電影都讓人不是那麼滿意，他問題一定是環環

相扣，如果在場的能夠稍微推展一些就好了，那我覺得最後一個問題可以讓

Pascal-Alex Vincent 回答一下。 

 
Ｖ： 
總而言之，電影的主旨是非常重要的，電影的場面調度、方式是什麼，這兩個都

是這些老師必須知道的，這是最重要的。無論是哪一科的老師，都是非常有熱忱

去學習電影，也就是「是什麼」、「怎麼樣」必須學習。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的風格，

像是楚浮跟黑澤明的風格就截然不同，要讓這些老師知道，每個導演都有處理自

己電影的風格。我們也不會忽視每個老師的生命經驗，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

我們絕對重視這些接受培訓的教師他們的觀點，讓他們自己去描述、書寫覺得電

影的主題是什麼。另外關於電影史的教育，我們會問說，為什麼這部電影會成為

電影史上的經典？試著告訴這些老師，經典電影在現代能引起學生什麼迴響，引

導他們去思考這些問題。 

 
在法國，片單是每三年就會更新一次，有個委員會一起討論，成員有老師、電影

從業人員、教育心理學家等等，避免引起家長反彈。經典片子實在太多了，永遠

都放不完，1970 年代就有幾千部電影，要選出適合的片並獲得授權並不是容易



的事，於是這個委員會一起制定，裡面有十個人。 

 
 
林：那謝謝以上兩位的分享，富邦文教基金會跟國影中心在影像教育上真的投入

了非常多心血，如果你還不知道的話，其實富邦文教基金會翻譯了法國國家電影

中心的教材，那個教材除了背景也會有如何教導老師 why、 一個是 how，就為

什麼要拍這個主題，怎麼做場面調度，攝影機鏡位怎麼放，那這裡面教材基本都

有字數不多可是詳盡的說明，那國家電影中心也做類似的事情，選的大概都是台

灣自己的電影，我覺得這是難得有現成可以用的，那如果你是在場第一線的老師，

歡迎您多多使用，好那今天我們就在這邊結束，喔明天還有一天歡迎各位多多參

與，謝謝！ 
（２：５５：５１） 


